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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文章以桂林龙脊

梯田景区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为案例对象，围绕“经济活动

嵌入于社会关系”的逻辑思路，揭示了作为非经济因素的“关

系-制度”对旅游小企业经营的影响约束。研究发现，地方

嵌入中的旅游小企业一方面通过深层次的关系性嵌入将其

强关系资本转化为经济优势；另一方面借助结构性嵌入实现

对外经济合作，互惠互利的弱关系促成了更稳定、更具规模

的经营业绩。同时，旅游小企业也受到地方社会网络中关系

因素的限制，企业主会借助经济利益的分享割让来兼顾其他

成员的利益，并通过积累信任将彼此关系固化为经济制度，

这种牺牲经济效率而维护关系平等的行为不但表现出地方

嵌入中旅游小企业的社会理性，而且反映出经济制度中关系

因素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制度是关系凝固化的结果，关系则

是制度追求的目标”成为地方嵌入中旅游小企业“关系-制

度”框架的内在逻辑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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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狭隘地等同于理性、

自利和效用最大化行为领域，或者直接与市场划等

号的思想主张，Polanyi提出了经济在社会体系中的

整体性嵌入观，使用“嵌入（embeddness）”的概念创

造性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之间的

联系，认为经济牢牢地附属于整体社会，嵌入不可

避免，是保证经济秩序所必须的，用以纠正在经济

学中所盛行的“市场绝对化”倾向[1-2]。通过嵌入理

论，Polanyi指出了“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的核

心本质和普遍逻辑[2]，强调了作为非经济因素的社

会关系和制度因素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特殊重要

作用，促使人们从更加广阔的“关系-制度”框架中

把握经济演化内在规律[3]。后续众多学者都认同经

济行为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影响这一根本观

点[4]，其中的代表人物Granovetter在Polanyi的思想

基础上对“嵌入”理论进行了全新探讨。他针对新

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化不足和古典社会学的过度社

会化这两种偏向强调“行动者既不是像游离于社会

环境之外的原子那样采取行动或进行决策，也不会

像奴隶似的死守社会范畴为他们写就的脚本”[5]，将

个人看作是嵌入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

的行动者，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

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

度[5-6]，不仅清楚地描述了经济行为是如何嵌入社会

关系之中，而且通过经济行为的嵌入构建了关系网

络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联，形成了更具分析力和解

释力的嵌入理论主张，得到新经济社会学者的积极

响应。但是现有研究集中关注宏观经济体系，缺乏

从微观层面上分析经济交易活动的嵌入特征，尤其

是很少关注市场中具体的经济个体（包括企业家和

个体经营者）如何把握“关系-制度-经营”的动态联

系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本研究试图以旅游

小企业为分析对象，从微观层面分析非经济因素如

何影响小企业主的经营活动，从而响应嵌入概念的

核心观点。

Shaw和Williams指出，旅游业的一个明显特征

就是很多生产和消费活动同时同地发生[7]，决定了

绝大部分旅游生产和消费必须依托具体的地方空

间来实现。这种空间锁定（spatial fix）的特征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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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小企业经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目的地提

供直接面向旅游者的服务，其经济活动自然而然地

嵌入地方社会，不仅受到各种法律法规的限制，也

受到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直接影响，（个人和企业

的）经济行为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通过“嵌入”

形成了紧密关联。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嵌入

角度分析旅游相关的经营活动。赵磊在分析旅游

系统内强弱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系统网络研

究框架[8]；何会文和成红波分析了参展商如何嵌入

社会网络，并检验不同的联系紧密程度对企业参展

绩效的影响[9]；张安民发现社会交换和关系嵌入对

旅游客企关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关系

嵌入的影响相对更强[10]；还有少数研究提及并肯定

了社会关系网络对旅游小企业的积极意义[11-12]。但

是，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对旅游小企业发展演化与经

济行为影响作用的针对性研究尚未出现，并且通过

结构方程定量分析关系的研究文献缺乏对强弱关

系背后非经济因素的进一步探讨。本研究试图呼

应文献中的缺憾，以桂林龙脊梯田风景区平安壮寨

为例，通过对村寨内以家庭旅馆为核心的旅游小企

业[13]进行田野调查，将其嵌入本地的经济活动放在

更广泛的社会制度框架内，揭示经营主体的社会属

性和旅游市场的非经济约束。

Granovetter指出，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关

系表现出紧密与疏远两种不同的强弱状态，即关系

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为与

经济制度受个人关系影响，这种紧密关系主要基于

个人之间的互惠预期而双向发生；结构性嵌入则是

指许多行动者嵌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强调

网络的整体性及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功能位置[14]。因

此，本研究的具体目标一是梳理旅游经营活动中强

与弱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小企业经营策略的选

择。本文定义强关系是基于本地社区成员长期在

一个地方共同生活所发展出来的熟悉和信任，这种

强关系是建立在规矩而不是法理之上[15]，在平安壮

寨乡土社区表现得非常明显。弱关系就是社区成

员与外部成员（在线旅游公司、导游等）为了旅游经

营所构建的商业合作，这是一种Uzzi所分析的保持

距离的关系，特征是简单而不经常的交易（lean and

sporadic transactions) [16]。通过强弱关系的对比研

究，本文将揭示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经营活动的地

方嵌入机制以及如何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关系之间

取得“平衡”。

Granovetter 与 Swedberg 将嵌入理论归结为三

个简化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

式；第二，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第三，

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17]，认为人与人之间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会形成一种人们视为理所当

然的客观属性，经济制度就是社会网络这种客观属

性的固化形式，是“凝固化的网络”。以此为基础，

本研究的具体目标是分析旅游小企业主如何在法

律允许范围内建立适合社区发展的经营制度，从而

为本地旅游业有序和良性发展打下基础。很多学

者指出了无序开发和恶性竞争对旅游业和社区关

系的损害，如陈丽坤揭示了西双版纳傣楼商品化过

程中原住民的利益诉求被压抑和控制，导致旅游景

观失真[18]；王录仓和李巍分析了旅游开发打破了甘

南州郎木寺镇社区演替的滞缓性，发现寺院空间的

纯净性遭到浊化，神圣性和主导性坍塌[19]。本文则

发现平安壮寨的旅游小企业在强关系约束下，协商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兼顾效率与公

平，将旅游经营活动嵌入到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中，

既维护了社区关系，也促进了旅游的良性发展，进

而对关系网络与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进行理论上

的回应与解释。

2 案例地与田野调研

本研究案例地平安壮寨位于桂林西北龙胜县

和平乡龙脊梯田景区内，共有 190 户约 810 人。村

寨内 98%的居民都是“廖”姓，其祖上为三兄弟，历

经19代生息繁衍形成15个分支（本地人称之为“家

门”），是一个宗族式的壮族乡村社区。由于地处山

区，平安寨社区相对封闭，村民间也因此联系紧密，

关系融洽，“平常有事情，寨子里面的人也帮……我

们这里不像外面，整个寨子就像一家人，需要帮忙

就帮（H09访谈记录）”，至今仍保留着守望相助的社

区文化传统观念。

龙脊梯田景区是以农业梯田景观为主要吸引

物，融入壮族、瑶族民俗风情的4A级旅游景区。平

安寨位于景区核心地带，村民自 20世纪 90年代中

期开始创办旅游企业，由于家庭旅馆的收入较高，

有120户村民将自家木楼重新装修或改建后开办了

家庭旅馆①。此外，还有部份村民经营餐馆、酒吧/休

闲吧、特产商店等，构成了平安寨社区集住宿、餐

饮、娱乐、购物为一体的旅游小企业群落。

① 家庭旅馆兼有住宿、餐饮服务功能，有 60户常年营业，其余仅仅

在旅游旺季或“十一”“五一”等假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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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相关文献和专家咨询基础上设计

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企业发展历程、企业社会网络

状况，社会网络在企业成长中作用等内容，于 2014

年8月（5天）、2015年1月（5天）、2015年5月（21天）

进行了三次实地调研。在非参与式观察和地方旅

游数据资料分析基础上，从60家常年经营的旅游小

企业中选择 25家对其业主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半结

构式深度访谈①，每个访谈基本用时在 30～60分钟

之间。访谈结束后，研究人员都会针对访谈重点问

题和部分有疑问的信息进行回访，尽可能保证真实

客观性。

3 地方嵌入中的旅游小企业

笔者认同Granovetter“经济行动依赖于社会网

络而运行，是社会行动的一部份”的嵌入理论观点，

将从关系性嵌入的强关系、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

经济制度社会构建三个角度对龙脊梯田平安壮寨

旅游小企业经营活动中关系与制度逻辑进行分析

与解释。

3.1 关系性嵌入中的强关系

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Granovetter

强调它是由包含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在内的混

合动机所驱动[5，20]，反映了经济个体对所嵌入的社会

网络关系的行为应对与调适。企业经营的首要动

力来自经济动机，嵌入地方的旅游小企业受限于地

域区隔与自身实力，在市场选择能力与范围上缺乏

优势，他们往往会发挥本地的社会资本优势，寻求

家人、亲戚、朋友等强关系的支持，从而实现了在地

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性嵌入。维护与巩固个体成

员间关系成为旅游小企业必须考虑的重点，其行为

动机的非经济属性因而显现，例如通过对声望、地

位的追求强化其他成员对企业的身份认同，兼顾周

围人群利益来实现更为紧密的强关系等。

“1996 年前后就有游客来看梯田了，有些游客

需要找地方住啊，我们家就开了家庭旅馆，这样也

能多一些收入。那时价格很便宜，不敢雇人啊，赚

的钱还不够请人的钱，住的客人也不多，我们自己

就忙得过来，一直是家里人自己打理的……2004年

后住的客人多了，忙不过来了，我们才开始请人帮

忙的，是村里的，同一个家门的亲戚，她们白天来帮

忙，晚上回家住，也方便，而且她们可以把自己做的

手工艺品拿到店里来寄卖”。

作为平安寨最早的家庭旅馆，H01创办企业的

首要目的就是“赚取经济收入”。出于对经济利益

的最大化追求，在住客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家

人承担所有服务工作”来控制成本；即使情况好转，

他们雇请的也是“不需解决住宿”的本村人（而不是

有经验的外来人员）。任何经济行为都有交易成

本，而嵌入理论指出信任能够降低缔约、监督和信

息搜寻等交易成本[5]，“自己家人”“本村人”“同一家

门的亲戚”之间所具有的高度信任强关系能有效地

降低成本，H01通过关系性嵌入形成了企业经营优

势[21]。当然，个体间紧密关系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6]，

H01“让亲戚把手工艺品拿到店里寄卖”就是通过分

享的方式让其获得额外收益，此类行为并不能增加

企业的经济利益，但却能提升个体间的赞赏、尊重

和认同[5]，达到维护和巩固双方信任关系的非经济

目标[20]。

随着关系性嵌入的程度加深，部分旅游小企业

甚至牺牲经济利益来获取在村寨社会网络中的口

碑。H03一直对父亲早年的行为感到赞赏和自豪：

“2006 年前后，村里外来投资经营的家庭旅馆开始

设立具有独立卫生间的标准房间，得到大部分客人

喜欢，为了留住客源，不被淘汰，我们也不得不增加

卫生间。但是在木楼房间加卫生间难度很大，都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父亲是村里的木匠，他经过琢

磨在我们家进行尝试修建，最后成功了。寨子里很

多人都到我家参观，我爸就告诉人家怎么怎么弄，

有的还上门去帮忙弄，后来村里的家庭旅馆基本上

都是标间了。”技术与经验的无私分享虽然导致H03

没有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但让H03在村民中获得

① 其中，家庭旅馆18家，编号H01~H18；餐馆3家，编号R01-R03；纪

念品店2家，编号S01~S02；酒吧/休闲吧2家，编号M01~M02。

表1 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情况

Tab. 1 Small tourism business in Ping􀆳 an village

企业类型Type

数量Number

村民经营Local enterprises

外来投资External investment

家庭旅馆Family hotel

120

113

7

纪念品店Souvenir shop

50

40

10

酒吧/休闲吧Bars

5

4

1

餐馆Resturant

10

7

3

其他Others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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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赞赏与尊重。在注重“脸面”的中国社会

文化中，这种非经济性的声誉认同与强关系提升给

H03带来远超过经济收益的影响效果，也被他视为

“值得一生重视和维护的价值”[22]。

由此，地方嵌入中的旅游小企业经济收益高度

依赖于社会网络成员间的强关系，个体间的紧密互

动在降低旅游小企业经营成本与风险的同时，还带

来企业发展的资源要素[6]，“我们当时也贷款啊，但

是后来银行不贷给我们，就借了亲戚朋友好多钱，借

了有十几二十家，都借遍了，能借的都借了”，强关系

下的资金支持成为 H16 家庭旅馆经营起步的关键

因素，旅游小企业在发展初期表现出对本地社会网

络关系性嵌入的高度依赖。但丰向红基于有限利

益理论指出由于游客数量与花费实际上相对固定，

地方旅游市场表现出有限的利益，导致旅游小企业

的经营竞争倾向于社会网络地位与关系的平等[23]。

这种情形下，旅游小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也

关注自身在地方社会网络中的非经济社会资本，他

们通过深层次的关系性嵌入将强关系资本转化为

经济优势的同时，也借助经济利益的分享割让来实

现更高的社会认同与网络声望，由个人自尊心、社

会地位、经济得益等多元目标组成的混合动机支配

与控制着这一切，旅游小企业的经济活动成为关系

性嵌入的社会网络强关系系统的固有部分[5，20]。

3.2 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

强关系者彼此之间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同

质性较强，因此长期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

源与信息[24]。随着企业成长，平安寨的强关系网络

在局限性影响下已经无法为嵌入其中的旅游小企

业提供更多、更大的支持，与外界旅游企业建立合

作就成为他们开拓市场，吸引客源的必然选择。

H14的家庭旅馆“之前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就去找携程，跟他们合作在网上推一下。把这个房

啊，标准啊，放到网上，携程来帮助推，客人问就可

以帮你卖房啊。把最低的价钱告诉他们，价钱什么

的可以协商，主要是把品牌打出去”，最终解决了客

源问题，并且建立起企业品牌。另一个家庭旅馆

H18“认识在桂林当导游的朋友，他们有团就给我送

过来，现在基本上也都是接团队，每天都有，多的时

候十几二十个，少的也有几个”，生意一直很不错；

R01的餐馆也“一直跟旅行社有联系，他们帮我们联

系客人，我们只管做。后来做的多了，慢慢的熟悉

了，也有一些新的旅行社合作了”。事实上，平安寨

常年经营的旅游小企业基本上都有着各自的外部

合作伙伴，通过与外部企业合作实现了更稳定、更

具规模的经营业绩。

伴随着外部经营合作，平安壮寨的旅游小企业

结构性嵌入到拥有更多经济个体、更为广阔的社会

关系网络，决定个体间关系的不再是熟悉或者信

任，而是彼此经济功能的互补性，即个体在网络中

的功能位置[5]。前文中，H14和H18的家庭旅馆业务

正好满足了携程、旅行社顾客的住宿需求；R01则对

接了旅行社团队的就餐需要，经营合作主要取决于

企业在旅游服务链上的功能价值，双方是否具有信

任关系并不重要，如H14是通过主动联系才与完全

陌生的携程建立起合作关系。虽然在H18和R01的

外部合作中“认识的朋友”是关系因素，但实际上仅

仅扮演了桥梁角色，真正决定合作关系的是H18和

R01企业功能符合对方的标准要求，H18“在网上联

系旅行社，联系后他们会来看一看，看能不能符合

他们的标准，你要是规模太小了，或是住宿条件太

差了，人家也不会跟你合作啊”，企业的功能与标准

维系着这一弱关系的互动和发展，“如果不符合标

准要求，就会被淘汰（关系中断）”，结构性嵌入所带

来的弱关系由此成为关系性嵌入强关系之外的另

一种影响力量。

不仅如此，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甚至会弱化或

取代关系性嵌入的强关系作用。除建立外部合作

之外，平安寨旅游小企业之间也会依据互补性开展

合作。作为客源较为充足的家庭旅馆，H06通过与

其他家庭旅馆合作来解决超出客源的住宿问题，

“如果我们这边来 50 个客人，但只能住 30 个，就会

介绍到其他家住 20 个……但是必须要和我们的房

间标准差不多，因为客人也会有要求的……如果标

准达不到，再好的关系也没办法合作”。结构性嵌

入极大地改变了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的社会网络

规模与结构，也由此改变了原有的个体关系，建立在

功能互补与标准对等基础上的弱关系成为企业经营

合作的主要力量，强关系则由于局限性缘故而弱化。

与外部企业合作使得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通

过结构性嵌入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与更大空

间的经济个体共同形成了整体关系结构[25]。“进货的

话一般是从桂林的供货商直接拉过来的……像现

在这个啤酒以前是 32（元）一箱给我，做的久了，我

买的也比较多，就是29（元）了……”，与M02与啤酒

供应商的优惠合作类似，平安寨旅游小企业的经营

都通过结构性嵌入依赖于更为广阔的社会体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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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5]。同时，这种结构性嵌入带来的不仅是社会

网络的整体规模扩大，更多经济个体加入还引发了

网络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个体间强关系仍然存在，

但作用弱化。经济功能标准之间的匹配是个体建

立合作的前提条件，个体间互惠互利的弱关系成为

结构性嵌入后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力量。

3.3 社会建构中的经济制度

部分旅游小企业通过结构性嵌入实现了对外

经济合作，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优势位置，个体

间弱关系似乎成为主导力量，但是正如Burt在结构

洞理论中所指出的，占据有利位置的旅游小企业也会

发挥自身优势，吸引村寨中其他企业与自己建立和

保持联系[26]，例如R01的餐厅承担了为H12家庭旅

馆的送餐服务；H08家庭旅馆介绍客人晚上去M01

的 KTV 娱乐休闲；H06 也和其他家庭旅馆保持合

作。而在这些合作中能够容易地发现个体间强关系

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组织间合作经验的累积可以

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企业更愿意与有过合作关系

的企业合作，这样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27]，因此仍

然有大量经济合作发生在强关系连接的个体之间。

可以说，经历了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的过程，内

外联通的经济活动实际上进一步嵌入复杂多元的

地方社会网络之中，关系的影响依然显著而突出。

例如 H06 与村寨里合作的家庭旅馆就有所约

定：“我们收150块一个房，你们要100块，我们要50

块，就是说你们没有客人嘛，我给你们客人……基本

上现在如果有要分开住的客人都是这样子，这样两边

都能挣钱嘛。”这一隐性的交易规则就是双方合作的

经济制度，其效力以双方的信任为基础，由于网络

中存在众多的替代者，一旦某一方违反就会导致对方

中止合作，而与其他替代者合作并建立新的经济制

度。在这个意义上，个体间的经济制度以信任关系为

基础，其威慑力也是以信任关系的存在或消失为根本

保障，因此经济制度是网络关系的社会建构结果。

除了个体间的经济制度之外，平安壮寨村民自

发制定的轮流拉客集体制度更具有代表性：“以前

客人没有现在这么多，我们开家庭旅馆的都下去村

寨门口拉客人，那时也没有人管，村民之间经常因

拉客、抢客产生矛盾，甚至发生打架事件。后来为

了解决这个事情，大家自发召开会议，商议出解决

方案，把所有人分成六个小组，每天派一个小组下

去排队等待客人，每个小组有二三十个人左右，排

着队轮流接待客人。我们都是自觉地，反正轮到谁

就是谁了，就没有人抢了。这样子管理还可以啊，

平均分就好。”

“拉客”是一种经济最大化的个体理性行为，但

它导致的“市场失序”明显损害到集体利益，于是村

民“自发召开集体会议”制定了轮流拉客制度，通过

分组方式要求“所有人”遵守制度，借助社会网络成

员的统一行为建构了这一制度的“集体性”。制度

的约束力就来自集体性的保障，任何违规行为都会

引起社会网络成员的注意和谴责，其他成员会对违

规者进行排斥，从集体社会关系建构上形成了强有

力的威慑，使得村民都有充分的激励来遵守集体规

范，同时愿意参与对犯规者的惩罚 [28]。当然，这种

“轮到谁就是谁……平均分配”的轮流制度明显缺

乏经济效率，但它在平安壮寨的良性运作恰恰体现

了“集体主义的关系理性”，也验证了其社会（关系）

构建的本质。

平安壮寨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陈志永等

在贵州郞德苗寨案例中所指出的“制度构建为社区

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29]”的观点，但是其主要强调郞

德工分制的契约力量，呼应了“增权”文献，而本文

区分了强关系和弱关系，更侧重于经济活动的关系

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

共同形成了一个行动者众多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复

杂多元的网络结构需要用制度来维系与监督成员

行为。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制度产生于

网络成员间的关系互动，其约束效力也来自“关系”

而不是“契约”，反映出其社会建构的逻辑。并且，

这些制度往往不能展现出最大化的经济效率，而是

更多兼顾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平衡与协调，这恰恰进

一步验证了嵌入理论中社会关系影响着经济行为

的观点。在朗德苗寨和桂林平安壮寨，王宁批判的

“脱嵌的旅游市场”[30]并没有出现，市场原则也没有

替代社会原则。王宁将脱嵌的旅游市场归结于“权

力与市场的联盟”，而社会力量无法反抗，大量案例

确认了这一判断，但是在桂林平安壮寨，社会力量

没有消失和缺位，反而建立微观的关系-制度来到

达市场与社会的平衡，社会强关系的存在和维系抵

消了市场分配资源的高效性，并且牢牢地将旅游小

企业经营嵌入到本地日常行动的逻辑，促进平安壮

寨社区的健康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嵌入性是一种塑造动机和期望并且促进协调

适应的交换逻辑，其独特性在于行动者并不自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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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眼前利益，而是集中在培育长期的合作关系[31]。

针对“经济人”假设，Granovetter实际上强调了网络

个体的“社会人”属性，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

互动行为（包含经济行为）都有着多元而混杂的动

机[6]。“成功的经济模式来自公司、职业群体、社会网

络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叉，来自个人自尊心、社会地

位、经济得益等混合目标的动员，并考虑彼此的目

标达成，仅仅单目标是不能维系的”[5]，地方嵌入中

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的经济目标往往与对赞许、地

位和权力的追求交织在一起[5，17]，这种多重目标的混

合动机就是社会关系的固有部分，使得企业主很少

从纯粹自利的角度来实施经济行动，他们会兼顾网

络成员的利益，甚至会遵循“社会理性”而选择经济

效率不是最优的制度安排。地方嵌入中的旅游小

企业行为并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低度社会化”，也

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过度社会化”，是为了保持关

系稳定而游离于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社会

人”行为，从而由经济利润的狭窄追求转向通过信

任和互惠来构建关系[31]，这不仅成为网络个体行为

背 后 关 系 与 制 度 的 逻 辑 基 础 ，而 且 验 证 了

Granovetter嵌入理论对于经济个体社会本质的解释。

“社会人”的角色使行动者借助一系列社会关

系联结形成社会网络，个体间的关系能够为企业提

供资源支持，形成信息流通渠道，建立社会资本来

推动企业成长[32]，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在地方关系

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过程中就获取并发挥了网络

关系的力量，实现了企业发展。但与Granovetter有

关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24]的观点不

一致，强关系与弱关系都对平安壮寨旅游小企业的

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其中，强关系甚至成为旅

游小企业初期成长的路径依赖。边燕杰等也研究

指出强关系在获取影响力较高的帮助方面作用更

大，这在中国特有的关系文化情景下更为明显 [33]。

Baker[34]、Uzzi[16]则认为经济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嵌入程度和具体模式会有所不同，因此强关系与弱

关系的作用不能绝对化。但无论强关系还是弱关

系，社会关系网络为所嵌入的经济个体提供竞争的

社会资源[5，17]，将各种分散的、有价值的资源与信息

转化为企业优势，从而占据有利的功能位置[35]是不

争的事实，关系对地方嵌入中的旅游小企业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并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社会网络成员行

为的制度约束来源。

网络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小企业获取

社会资源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其生存与发展[36]，因此

建立和巩固互动关系成为旅游小企业在地方嵌入

中的主要活动，即构建信任。但是随着社会网络中

经济活动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个体嵌入

社会网络，更为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带来更高的机

会主义违规行为可能，维系社会网络的稳定成为个

体或集体的共同需要。虽然 Granovetter 指出嵌入

的网络机制是信任，然而他也承认由信任联结的社

会关系可能为大规模的违法乱纪和冲突提供环境

和手段[5-6]，强关系也可能导致欺诈、违规，因此需要

制度来形成监督与约束。但个体结成的社会网络

由于缺乏公共权力所能形成的强制监督[37]，其制度

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来自外在的[38]，而是众多个体在

社会网络的关系互动过程中为了维持成员持续而

公平的参与，逐渐形成的集体规范[39]，最终固化为彼

此的交易规则，“凝固化的”社会关系由此建构成为

经济制度。

这种制度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由网络成员共同

执行，没有强制手段，并且脱离该网络就不再具有

效力，具有明显的社会网络独特属性。一方面，由

社会关系建构而来意味着关系成为制度的保障，一

旦制度被打破就会导致关系不再“凝固”，因此非正

式的网络约束会形成社会压力与约束[23]；另一方面，

正如平安壮寨轮流拉客制度所倡导的“集体平均主

义”，实现“经济利益均等”的制度构建目的本质是

为了维护关系平等而不是追求经济效率，现实的例

子在强调“集体平均主义”的中国“人情社会”中并

不少见，经济制度中的关系因素决定了其需要实现

的社会理性目标。“无论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工业

社会，甚至即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

经济行动对社会的嵌入性始终存在”[5]，地方嵌入中

的旅游小企业自始至终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

响，关系在产生积极促进的同时也限制了企业的行

为[5]，互动关系的建立与维护成为企业经济行为的

重要倾向，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

制度展现出企业的“社会人”行为，“制度是关系凝

固化的结果，关系则成为制度追求的目标”也成为

地方嵌入中旅游小企业网络的内在逻辑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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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nd Institution: Small Tourism Business Embedded in Local Social Networks

WEN Tong1, SU Xiaobo2

(1.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97403, U.S.)

Abstract: Built up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mbedded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in Pingan Village, Longji, Guilin, and reveals how non-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local social networks built upon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s, shape tourism business. Soci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emphasizes the harmony among the motivation, expec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the theory explains the reasons that the individuals embedded
in local social networks pay more attention to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than economic profit. In this
condi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oals and social goals leans towards the latter. Enterprise
operators turn to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stable social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small
tourism business operators embedded in local social networks would give more weight to collective
economic benefit rather than their own profit. This decision indicates that rational economic actors in
the market can choose non- optimal business strategies. The paper also finds out that small business
operators strategically translate stro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to business advantages in order to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external partners. This expansion reflects a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giving rise to localized institutions that boost and regulate small
tourism business. We argue that the factor of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to small tourism business by
restraining business operators’rational choice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share profit with other
members in the same social networks. The relationship—institutional dialectic is twofold. First,
relationships underpi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 in order to sustain a
tourism market through which everyone can make profit. Second, economic operators endeavor to
maintain stabl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equality replaces efficiency as the primary
logic in the market. Hence, stable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networks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 of business
operations, even though this might result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rofit in some cases. Our paper sheds
light on how the relationship—institution dialectic reveals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 in local social networks. In sum, institution is the solidification of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is
the goal of institution in social networks.
Keywords: embeddness; social networks; relationship; institution; small tourism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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